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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 !"#刘少奇!周恩来观看了汇报演出

总理一直非常欣赏越剧《红楼梦》，在“文
革”末期，黄宗江听到周总理身边的医生方圻
说，总理在病榻上常听《红楼梦》，不止一次地
微笑说：“王文娟演林黛玉就是合适！”他记下
这一段，给我家寄来了封“匿名信”，我看了心
里一惊，道临说：“看笔迹像是黄宗江的。”看完
我们赶紧把信烧了，在那个非常年代，稍有不
慎便会祸从天降，还可能牵连到别人。“文革”
结束后，我在北京见到邓颖超大姐，邓大姐激
动地说：“恩来同志和我都喜欢听《红楼梦》，他
生病住院时，还要我们放录音给他听，‘焚稿’、
‘哭灵’中有些唱词，他基本上都能背出来。”

!"#!年 !$月，我们访朝回国，刘少奇主
席和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汇报演出，总理在人
民大会堂接见全体演职员，并请我们全团吃
饭。席间再次谈起《红楼梦》，总理考我：“你知
道‘焚稿’中那句唱词‘冷月葬诗魂’出自《红
楼梦》哪一回？”我答，是黛玉中秋赏月和史湘
云联句。总理又问：“那上一句是什么？”我应
声答道：“史湘云的‘寒塘渡鹤影’。”总理高兴
地说：“对对……”当我们提到剧中的精彩词
句并即兴演唱时，总理击节和声，十分激动。
他说：“你们演了那么多遍《红楼梦》，走，我带
你们去看看真正的大观园。”原来，当时有一
些红学家提出，北京恭王府花园遗址和《红楼
梦》中的大观园有相似之处。总理说：“你们去
看一看，感受一下，说不定对表演有帮助。”他
马上打电话叫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红学家
王昆仑，让他把恭王府的图纸一起带来。
午饭后，总理带着王昆仑等一起陪我们

游览恭王府花园，总理见恭王府门口有一幢
小洋楼，对王昆仑说：“楼房造在这里，跟王府
的风格看起来很不协调。”王昆仑忙解释说，
这楼是准备拆的。进了园子后，王昆仑一路介
绍，如果按《红楼梦》中的格局，林黛玉是从哪
个边门进的贾府，哪处是谁住的，还带我们去
看了王府的储藏仓库，就是黛玉进府时，王熙
凤命人去找绸缎衣料的地方。这个王府花园

与《红楼梦》的描写的确十分相
似，而且也能把活水引进园内。
花园里有个戏台，后面竹林围
绕，很像书中的潇湘馆。走过那
里时，总理开玩笑问我：“王文
娟，这个潇湘馆你满意吗？”我
说：“不满意，潇湘馆边上搭了个

戏台，也太吵了吧。”总理笑着对王昆仑说：
“你听见了吗？我们的林妹妹不满意这个潇湘
馆呢。”

!"%&年夏天，当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拍
摄进入尾声时，我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另一件
大事：与电影演员孙道临结婚。那年他四十一
岁，我三十六岁，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要
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标准的“剩男剩女”。
多年以来，我一直打定主意要完成唱戏

养家的责任，把弟妹培养成人之后，再考虑自
己的婚嫁。从总政回到上海后的几年内，团里
的姐妹们纷纷结婚成家，两个弟弟也如愿考
上了大学。一天，我住在越剧院宿舍，晚上出
来散步，月光下的草坪格外清冷幽静，更显得
我独自一人形单影只。也许，在舞台上演绎了
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我也是该考
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

临是总角之交，多年同窗，也是我在总政时期
的同事，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此前，同
在上海文艺界这个不大的圈子里，我和道临
也并非完全不认识。上世纪 '$年代我住在华
山路枕流公寓，常坐门口的 ()路车去上海音
乐厅开会，有好几次遇见同在等车的道临，那
时文艺界常在一起开会或听报告，碰见了也
不奇怪，彼此颔首微笑而已。认识之后，我才
发现他当时住在武康路上的密丹公寓，去音
乐厅理应坐 *%路，问他为何舍近求远，他却
只是笑而不语。+"')年春，黄宗江来到上海，
在他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
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
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
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
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
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大家都是熟人和老相识，
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
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在我
印象中，电影界人士大多性格活跃，能说会
道，身后的这位似乎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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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如何将猎豹引出来

与此同时，专案组开始设计随旅行团离
开菲律宾返回名都市的计划。

次日一早专案组的所有人员带着老鸭飞
回马尼拉，接着匆忙赶往机场乘坐下午 (点的
飞机，我们赶到机场立马带着老鸭进了安检。
刚过安检，老鸭便接到飞龙的电话：“你

在哪里？我给你送钱过去。”
早已领会我们意图的老鸭答道：

“我已在机场。”
飞龙说：“我现就在机场。”
老鸭说：“那么你过来吧。”
“你在哪里？”飞龙问道。
“我刚过了安检进到候机室。”老

鸭对飞龙说道。
“你已经到候机室了？我怎么进

去？”飞龙问道。停顿了一下飞龙接着
说道：“钱，我已经带着，如果见不到
我，你就拿不着钱啦。”
老鸭对飞龙说道：“要不，你将钱

给我汇过来？”飞龙叹了口气遗憾地
说了一句：“只能如此了，好吧，回头
我给你汇过去吧！”

和飞龙在菲律宾的智斗总算告
一个段落。
至此，除公安部陈仪局长继续和

菲律宾警方布控飞龙外，省厅禁毒局陈民局
长带领着我们和老鸭返回了名都市。
回到名都，省厅禁毒局立马组织专案组召

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内容是如何将在名都接货
的重量级人物猎豹引出来。在他接老鸭货之
时，将其抓捕。只要此人一被捕，公安部陈仪局
长便与菲律宾警方动手将飞龙抓捕。
按照专案组的决定，刘声涛让老鸭给飞

龙去了个电话：“我已安全抵达名都。”
飞龙说：“猎豹也和我见过面了，今晚回

名都，晚 )点你与他联系将茶叶给他。他的电
话是 ,--……”
“知道了。”老鸭说完后挂断了电话。
原来，狡猾的飞龙对谁都不放心，在他要

求老鸭去菲律宾与其见面之时，猎豹也被他
招到了菲律宾。
傍晚 )点，我们让老鸭拨通了猎豹的电

话：“你要的茶叶我已拉到了，你过来取吧。”
电话里传出一个嗓音十分清脆的男声：

“你把茶叶放在车上，我们定个地方见面，你

先把钥匙给我，我抽空去拿货。”一听就是个
老奸巨猾的人。
刘声涛递给老鸭一张上面写着红岛咖啡

厅的纸条，老鸭对着电话说道：“那么我们在
红岛咖啡厅门口见面，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当我们带着老鸭按时来到红岛咖啡厅等

候时，却迟迟不见猎豹露面。
“搞什么鬼？”刘声涛骂了一句。
遍布周围的便衣警察，在咖啡厅

整整等了两个小时，猎豹都没有露面。
看来这个家伙的防范心理太强了。

通过监控跟踪，我们发现有一
辆黑色丰田车一直在红岛咖啡厅转
悠着，但没有接近老鸭停放货的车。

那天，一直等到半夜，老鸭都没
有等到接货人，给他打电话，他已关
了机。看来这个家伙疑心很重，对老
鸭不放心，为此，不敢接近“货”车。

第二天，我们继续带着老鸭在
“红岛咖啡厅”守株待兔。

下午两点，那辆丰田轿车再次
在咖啡厅周围出现了。

刘声涛和我驾车始终和他保持
着距离暗中跟踪其后，只见他不停
地在红岛咖啡厅周围打着转，似乎
在观察着周边的动静，但就是不给

老鸭去电话拿钥匙，也不靠近目标。
连续几天时间，这辆车都出现，但每天都

如此，在周围转几圈后就离开了。要想抓捕猎
豹，就必须人赃俱获，他不上钩，我们就无法
下手。专案组面对新的情况，再次召开紧急会
议，重新部署了下一步方案。
按照专案组最新方案，我们让老鸭气呼

呼地给飞龙去了电话：“我按照猎豹说的时
间、地点在此等了几天了，可是他却迟迟不来
拿货。他是不是在耍我呢？如果他再不来拿
货，我打算将货丢掉。因为货在我手里，也有
危险。万一被警方发现，我不就完了吗？”
飞龙用试探的口气对老鸭说道：“猎豹被

跟踪了.”刘声涛向老鸭打手势示意他发火。
老鸭心领神会立马接过飞龙的话大发雷霆地
吼道：“跟踪个球。他要是被跟踪，老子也有危
险。”飞龙说：“猎豹两次发现有人跟踪他。”
“真是扯淡……”老鸭骂道。
飞龙对老鸭说道：“这样吧，你也不要急，

我跟他通电话后再给你电话。”


